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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海霞小贺的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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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型屋，在

岁月的长河中渐

渐远去……

在黎山雨林

处。我们只想象：

船型屋的前世与

今生，竹架棚房，

墙体挂泥，屋顶茅

草，像船型。

居住的黎民

百姓，靠刀耕火

种的生活，代代

相传，生生不息。

早 晨 或 黄

昏，升起袅袅炊

烟。甘醇香甜的

山兰酒飘着气息。

月光溶溶，

一首首动听的黎

歌，从这里传出，

像清新的山泉，

收获了美好的爱

情故事。

新时代的春

风迎面吹拂，朴

实善良的黎民百

姓，用勤劳的双

手致富。

一条条平坦

的水泥道路通往

村庄。

翠 绿 中 ，楼

房 平 地 起 。 精

致，漂亮。见证

岁月的变迁。

我 们 看 到

了 一 个 现 代 黎

族 村 庄 的 文 明

形象缩影……

工友们都很喜欢小贺，夸奖小

贺这年轻人头脑灵光，虽然初中毕

业，却是个电脑通，谁家电脑坏了

找他，他准能修好。小贺还是个书

虫，看书很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听他聊天能长见识呢。

不久，小贺得到了车间主任的赏

识，让他跟着王工学维修机器。王工

教小贺格外走心，想着小贺学历比自

己低一截，他要学得慢也是情有可

原。但王工刚带了小贺一天，便对他

赞不绝口，小伙子悟性高，一点就通，

比公司很多大学生都强。

一次单位要去外地进一批机

器，公司打算让技术科的小刘去。

临走时，小刘突发阑尾炎住院，这

让领导犯了难。这次去外地除了

看机器，还得学习一项新技术，对

方要求派一名懂英语的技术员去，

技术科符合条件的就小刘一人。

王工向厂部反映，徒弟小贺技

术水平倒不比小刘差，就是初中生，

学历差。小贺听到后，悄悄把师傅

拉到一旁，低声说，我可以的，我英

语六级，本科毕业。说着从手机相

册里调出毕业证给师傅看。

王工看完，不解地问，你干嘛

不早说？小贺摸着脑袋说，我初中

毕业也是真的呀，再说应聘个流水

线工人，若将本科学历拿出来，能

和工友们融合到一块吗？

王工皱起眉头问，那我收下你

做徒弟了，总该和我说实话吧？小

贺笑着说，我若说了，您还能仔细

教耐心讲吗？王工想了一下，还真

是那么回事。

小贺外出学习了一趟，回来便

调到技术科上班了。次年，公司老

总因小贺工作出色，决定提升他为

技术科科长。

后来，和小贺聊起他刚来公司

那会儿的事。他说大学毕业没找到

合适的工作，便打算考公务员。那

天偶然看到有公司在招工，便想临时

过渡一下，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没

想到后来被主任发现，让他学维修。

维修师傅技能高超，对自己毫无保

留，倾其所有传授技艺。公司又派他

去外地学习，回来被提拔成科长。现

在他已放弃了考公务员的念头。

小贺也没想到，自己隐瞒了学

历，竟然还带来了机遇。

□□ 宋 扬倔强的古镇
在古镇。经年累月，时光于一

排排瓦楞上遍布翠绿的青苔。那瓦

是沧桑的，那青苔却是鲜活水灵的，

新与旧就这样在老屋顶和谐地共生

在一起。

家家户户屋前的竹架上都爬

满了佛手瓜、老南瓜。时节已过中

秋，有的佛手瓜却刚结出嫩绿的小

果。小果毛茸茸的，像沐浴着一层

秋光。这些小精灵将顶着越来越

冷的寒风，直到仲冬时节才能把自

己长成为一颗饱满的果实。真是

顽强的生命啊，一枚极小的果子，

也不肯在时间的收割机前低下高

傲的头颅。

一条石板路。石板被千百年来

从其上走过的脚板踩出了深深浅浅

的坑洼。这些坑洼就是时光流逝的

证据。

石板路紧挨高高低低的吊脚

楼。吊脚楼是古镇标志性景点之

一。吊脚楼大都依地势而建，取材

于当地山区的木材，屋基由卵石垒

砌而成。

古镇气候湿润，雨水充沛，河水

时涨时歇，为了观景、安全以及防

潮，临河居民的建筑大都以吊脚楼

为主。

吊脚楼临河的一边几乎都建有

凭栏，凭栏有个有些温婉的名字

——“美人靠”。凭栏远眺，温庭筠

的词句“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

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不由自主便涌上了心头。虽不是

夏天，被涨起来的江水淹过的木桩

上,依然能清晰看出雨季山洪暴发

时的威力。看来，古镇的水也有它

凶猛的一面，并非如春、秋、冬三季

一样温顺宜人。然而，年年暴雨过

后，古镇依然生生不息。

在吊脚楼旁的山崖上，我看见

一棵年近千年的古榕树，树干硕大，

五六个人也不能合抱，树冠如一把

巨伞，树根似一条条虬曲的卧龙，牢

牢嵌在大石缝中。树上飘满了人们

用来祈祷风调雨顺、家人安康的红

绸带。这株树太苍老了，它粗重的

枝干从石崖上斜生出来，人们不得

不从江中支起两根形如树枝、类似

钢筋的大柱子，才勉强让它不至于

轰然倒下。

生而艰难，却不向地势屈服，千

百年来，古榕树叶落千年，叶发千

年，每一季，它都尽力把宽广的树冠

往四周伸展开去，它都努力蓬蓬勃

勃新生出碧绿的叶子，似乎想把古

镇的一切藏于它的浓荫之下，想要

恒定地、永久地庇佑古镇的今天和

明天。

一片苔藓，一枚极小的果子，

一排在暴雨中挺立的吊脚楼，一株

倔强、笃定、从容、安然的古榕树，

古镇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有生

命的、无生命的，都宣扬着一种倔

强之美。

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小乡村，上个

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童年的记忆

里，看电影是一件十分难忘的事情。

那个年代，经济条件落后，在乡

镇甚至在小县城，普遍还是露天剧

场。我们村离县城比较近，70年代

就建起像模像样的露天剧场，既演琼

剧也放电影。一个用红土填高夯实

的台子，贴着台子四周砌有坚实的水

泥护墙，台上有木质的柱子和横梁，

这就是戏台子。台下一条条石板条

拼接连成一排一排，背后用大红漆间

隔描上阿拉伯数字，这便是观众的席

位了。四周高高的红砖围墙围成一

圈，形成一个封闭的大广场。中间开

有一个铁栅栏大门，大门入口左边连

着一间小屋，开有一个低矮的售票窗

口。窗内，女售票员不苟言笑坐在紧

挨着窗口的小木桌前，不紧不慢收

钱，撕票，递票。窗外，一堆购票的人

你推我挤吵吵嚷嚷，个子稍高一点

的，必须对着窗口缩头弯腰扯大嗓

门，方能与售票员沟通交流。大门右

边是检票入口通道，男检票员嘴里叼

着烟，动作娴熟而麻利地只顾低头接

票验票，甩手放行，全神贯注。有时

冷不丁自己的老铁们一个打招呼的

巴掌朝着肩膀甩过来，嘴里还剩半截

的香烟就掉到地上，心疼得连声啊啊

大叫，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这就是我们村早期的露天剧

场。在这里，人们惊叹电影艺术的奇

妙，通过电影了解外面的世界，通过

电影放松、宣泄、抚慰心灵。方寸之

地，见证了当年银幕内外上演的一幕

幕人世间的悲喜剧，埋藏着那个年代

人们的喜乐哀伤。

在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

智能手机的年代，对大多数人来说，

看电影，是最高级别的精神享受。村

民们不管白天干活有多苦多累，只要

晚上放映电影，都不想轻易错过。夜

幕降临，发电机在戏场的一个角落里

嘟嘟嘟响起，放映员一遍又一遍对着

银幕投射出明亮的光束，不厌其烦地

调试放映镜头。随着一阵雄壮的音

乐响起，白色的银幕出现了熟悉的电

影片头，叽叽喳喳的人们顿时安静下

来，一边嗑着瓜子、啃着甘蔗，一边在

满天星斗的夜空之下忘情地沉浸在

电影的世界里，生活的烦恼和创伤，

或许都在这一刻悄然沉降，而升腾为

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在那个年代，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的父辈们，还

有我们这代人，从来就没有因为生活

的艰难而停下我们追梦的脚步，从来

就没有放弃过让我们的后代有一个

衣食无忧的未来。我想，这其中，是

优秀的电影作品给了我们精神和信

仰，给了我们用金钱买不来的能经风

雨抗刀霜的勇气和胆量。

我们从小就对电影充满了渴

望。夏日的午后，乡下的天空如水洗

般清澈蔚蓝，河面荡漾着片片金色的

阳光。烈日之下，一群脱得光溜溜的

小男孩，正站在河边的浅水处欢快地

打着水仗。远处隐隐传来突突突的

拖拉机声响，热闹的河面一下子安静

下来，孩子们像机灵的小鹿一样，竖

起耳朵寻找声音的来源。随着声音

越来越近，一辆手扶拖拉机正穿过椰

林愉快地驶向村口，那个熟悉的身

影，那个总是穿着蓝色旧军裤和白色

圆口背心，像个海军士兵一样，被乡

亲们称为老刘的放映员就坐在拖拉

机的副驾驶座上，身后的车斗里就捆

绑着电影箱、发电机等一整套放电影

的设备。短暂的寂静之后，突然有人

一声尖叫：电影队来了！孩子们顿时

欢呼雀跃起来，争先恐后冲上河岸，

抓起草地上的衣服胡乱往身上一套，

如飞燕一般追向渐驶渐近的拖拉机，

身后欢快的笑声一阵高过一阵。

孩子们早已形成了自己快乐的

节奏——拖拉机的声音，老刘的身

影，意味着电影来了，意味着又可以

走进剧场，还可以从大人那里得到

一丁点零钱，在戏场里，在扎堆的零

食摊上，来来回回挑选平时喜欢但

大人舍不得买，或是平时压根就买

不到的零食。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

吃冰棍，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吃

传统的老冰棍，那种土里土气带着

乡土气息的包装，那个依然不变的

熟悉的“老冰棍”三个字眼，经常激

起我的购买欲望，这里面既有舌尖

的满足，或许还有内心想要追寻逝

去的美好时光。

夏天毒辣的太阳光炙烤着大地，

午后歇了农活的村民卷起裹着泥土

的裤腿，胳肢窝里夹着芭蕉扇，手里

端着早上煮好的地瓜稀饭外加一条

萝卜干，浑身冒着汗，被热气追赶着

聚集到枝繁叶茂的大榕树底下。林

荫下的热闹喧嚣渐渐盖过单调的夏

日鸣蝉。这时候，前一天晚上的电

影，一定会迅速成为当下人们津津乐

道的话题。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对电

影里坏人的残暴不仁咬牙切齿，嫉恶

如仇；为好人的不幸遭遇扼腕叹息，

义愤填膺；为一个故事情节七嘴八舌

吵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但

即便吵得再激烈，最后也是在相互戏

谑中愉快地散场。

大人们热衷于讨论电影情节，小

孩们喜欢模仿电影里的英雄人物。

电影《英雄儿女》头一天放映完，第二

天一早，孩子们立刻依葫芦画样，模

仿电影玩冲锋陷阵的打仗游戏，第一

个扮演英雄王成的，一定是这群人中

的孩子王。英雄王成手持爆破筒冲

向敌阵是必不可少的重头戏、也是打

仗游戏的高潮。每个扮演者都那么

投入：手持长棍（孩子们自制的爆破

筒道具），怒目睁眉，大喊一声，向我

开炮！便从高高的土堆上一跃而下，

壮烈牺牲。因为大家都想演王成这

个角色，于是，一个王成倒下了，另一

个王成迅速冲上高地，“向我开炮”的

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响彻云霄。这

如雷般震天响的口号，撞开了我们的

心田，在幼小的心灵之中深深地播下

了崇拜英雄、尊重英雄的种子。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

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那个

年代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那时

候，普通话在海南农村还没普及，我们

还不能听得懂也不太会唱这首传遍大

江南北的优美动听的歌曲。长大以

后，每当听到这首歌，歌词所描绘的似

曾相识的景象，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

想我的家乡，童年嬉水的小河曲曲弯

弯日夜流淌，旧时露天剧场里那些纯

朴善良人们的笑浪，温柔地推开我的

心房。我知道，这何曾不是家乡对游

子的召唤啊，我爱我的家乡，即便是

在物质生活十分艰难的上世纪 70年
代，在我的心底里，在这片土地上，到

处都有灿烂的阳光，有亲切而动听的

乡音和纯朴真诚的乡情。

现如今，各种不同风格不同曲调

的流行歌曲如井喷般涌现，精湛的音

乐制作加上高科技播放设备，让人们

体验到了不一样的视听效果，只是再

风靡一时的歌曲，流行一阵子之后，

很快也陷入沉寂。相比之下，我至今

依然喜欢七八十年代电影中的经典

老歌。和曾经的儿时同伴们到歌厅

K歌，我依然会点上《英雄赞歌》（电

影《上甘岭》插曲）、《映山红》（电影

《闪闪的红星》插曲）等经典电影歌

曲。那是我们一起唱过的有着共同

记忆的歌。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是1981年
电影《小街》中的插曲，“在我童年的时

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

有忧愁，每当我唱起它，心中充满欢

乐……”清新优美的旋律，从童年开

始，一直陪伴和激励着我和我的同伴

们成长，给了我们奋斗的精神力量。

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我所在的

村庄现在已列入美丽乡村建设，如

今，那个老旧的剧场已经拆除，村庄

也有了像城市一样的公园，条条水泥

大道直通县城，城市的公交车开到了

家门口。如今村里的年轻人看电影，

分分钟就可以在手机上预约下单，轻

轻松松就能到县城的现代化电影院，

与全国观众同步看上最新上映的电

影大片。

岁月沧桑，曾经，我们在海风吹

拂月光轻洒的露天剧场一起看电影

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那时的一花一

木，一砖一瓦，曾经的露天剧场，人声

鼎沸，喧嚣嘈杂，都化为脑海里一张

张朦胧的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天涯诗海

百
家
笔
会

村郊细雨隔江声。

允向秋风寄旧情。

浮世逍遥云不定，

深居寂默水无争。

三杯浊酒千年老，

一握清谈万担轻。

哪用天扶时骋健，

安心问道自然成。

■■ 陈 奋

七律
游九曲江逢雨有寄

霜降红叶，是盛红期，格外醒目

迷人。

那红叶，受地形地貌，还有气候

影响，变红的时间不同。在山峰高处

寒冷，红叶比低洼地区要红得早些，北

方又比南方早。在北京地区，红叶观

赏区域广，从西北到东南方向，从深山

岭到低山或平原区，依据海拔高度不

同，层次变化分明，观赏期从9月下旬

起，到11月中旬后，有近两月之久。

仇英的《秋江待渡图》，描绘苏州

人在霜降时节，坐船往城外西郊天平

山，看枫叶美景。我去过西郊天平山，

也知道，霜降后树叶为什么变红。俗

话说“霜降杀百草”，那天气渐冷，昼夜

温差大，因低温影响，叶片中的叶绿素

受到破坏，叶黄素和花青素等色素，就

显现出来。出现叶黄素的，叶就会发

黄，像银杏、白杨、桂树等。出现花青

素，叶变红，有枫香、黄栌、柿树等等。

受冷经霜，树叶由绿变黄变红，那色彩

斑斓的秋，原来是叶色素导演的美景。

几年前，我在巫山看红叶，坐船

饱览三峡两岸风光，我想到青年时喜

欢唱的歌：“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

年映三峡”，那儿霜降时的红叶，壮美

浩荡，犹如火焰，点燃山色风情，万千

气象。去江西婺源看红叶，那大自然

的色彩，与古老村落的美景，交相辉

映，相映成趣，非常值得一看。那年，

我去大别山天堂寨看红叶，那一棵棵

多情的树木，托举出一面面淡青、金

黄、火红的七彩树，在飒飒秋风里，犹

如旌旗猎猎，让我想起当年刘邓大

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往事风采，正

如这红叶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呈现

激情澎湃的历史画卷。

听说西藏林芝，那人烟绝少涉足

的净土，秋季万山红遍，蓝天如洗，那

火红枫叶，在灿烂阳光里，倒影在碧

水湖面，景色迷人，让人陶醉。我去

峨眉山看红叶，那金佛照彩林，云烟

染群峰，禅音透迷霞，令人震撼，那是

金秋的目光盛宴。我在新疆喀纳斯，

看那深绿山坡，露出黄枝红叶，远处

青山与白雪相连，湖畔的白桦、红松，

呈现出金色、橙红、黛绿，独特诱人的

风景，美丽动人。那儿，还有额济纳

胡杨林，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大胡杨林

地之一，久负盛名，一眼望去，那阳光

下婆娑起舞的金色树叶，衬着湛蓝天

空，气势动人，勾魂摄魄。

我知道，湖南爱晚亭枫树，古有

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的千古名句，

今有毛泽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的豪迈词句。那红叶景色，在湘江西

岸，点燃南岳历史名山，那座叫岳麓

山的绮丽风光。我想，张继的“月落

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成就

了枫桥与寒山寺的千古美名，写的就

是霜降红叶。杨万里对红叶，也情有

独钟，他的“梧叶新黄柿叶红，更兼乌

桕与丹枫”，描绘了红叶丰富的山村

写真图。他的另一首《红叶》诗写道：

“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

容”，把秋枫的变红，形容是“偷天酒”

的醉酒之趣，真是妙趣横生。王实甫

在《西厢记》里写道：“西风紧，北雁南

飞，晓来谁染枫林醉”，那一个醉字，

写得形神兼备，让红叶迷醉的，是天

地气象，更是人心痴爱。

记得《故土》主题曲词：“我愿我

的门前，有棵美丽的枫树，我愿她的

红叶，飘满门前的小路。我要把这片

片红叶，珍藏在心灵深处。我愿我

们，永不衰老，并肩走在这漫漫的小

路……”霜降之时，我唱着这首歌，伫

立红叶丛中，看那阳光映照的红叶，

熠熠闪光，像是燃烧着了，如梦如幻，

风起云涌。

满山红叶似彩霞
□□ 鲍安顺

■■ 谷 也

红豆谷

从红豆谷出来

我竟想不起

刚去过的地方

确切的位置与模样

恍若途经一段爱情

置身其中 淋漓尽致的美

反复呈现、闪耀

一旦离开，似乎与过去

分崩离析 了无痕迹

一线天

许是苍天有意而为

诞生了缺憾的缝隙

咫尺之遥 却不能

相拥依偎 或许这才是

爱的极致 听得见耳语

中间总保持着永恒的距离

填满了天涯相思

无奈与叹息

天鹅湖

一对天鹅嬉戏着

湖水一片深邃

把蓝天白云揽在怀里

把月亮星星藏在怀里

把寂寞的岁月

紧紧捂在心里

起风了 湖面上才荡起

一圈圈相思的波纹

和深藏的秘密

都市表情

游记随笔

闲庭信步

成熟的秋天

阳光浓烈而醇厚

一瓢瓢泼洒下来

枫叶红了，一蓬蓬燃烧的火

一株株红枫，婀娜多姿

像天边飘落的一抹霞彩

给钢筋水泥的城市

平添了些许柔美与亮丽

清风徐来，树影婆娑

街衢车水马龙静静流逝

更有一群群白鸽

在蓝天白云间欢乐盘旋

良辰美景不可辜负

但见谁家闺女一袭红裙

红枫树下来个自拍

把欢乐和笑靥霎时定格

■■ 崔鹤同

枫叶红了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18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


